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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 琛

晨报讯 韩国电影导演金基德因感染
新冠，于昨天在拉脱维亚去世，终年 60岁。

据悉，金基德因想要获得居住权，于
11 月 20 日进入拉脱维亚并欲在当地购置
房产，12 月 5 日之后，朋友发现联系不上
他，于是通过排查，发现他可能因眼晕症在
入院后去世。此前拉脱维亚网站Delfi 有消
息称，金基德并没有露面原定的会议，同事
察觉不妥后报警，跟其翻译确认后，称导演
昨天凌晨在医院死于新冠肺炎并发症。金
基德朋友表示：“已经向(金基德导演的)家

人进行了确认，证实外媒的死亡报道是正
确的。据了解，家人也是在今天刚刚接到消
息。”

金基德是韩国著名电影导演，其作品
《空房间》《春夏秋冬又一春》等深受观众
喜爱，《空房间》曾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最佳导演银狮奖”，《圣殇》曾获得威尼斯
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有影迷这
样评价金基德的电影成就———如果说亚洲
电影尤其是东亚文化圈的电影一直被西方
定义是内敛、温和、沉重的，那么金基德用他
的极端怪异，贡献过最有力的一拳，打破了
这种认知。

韩国电影导演金基德因新冠肺炎去世

“李九松艺术研讨会”昨举行

“老娘舅” 带来了笑声，更是暖意
晨报记者 邱俪华

今年 1 月 29 日，“老娘舅”李九松病逝，享年 86 岁。昨天，“艺坛不老松———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李九

松艺术研讨会”举行，“老搭档”王汝刚，《老娘舅》导演、制片人屠耀麟，姚祺儿、毛猛达、陈国庆等沪上滑
稽名家以及业界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怀念“老娘舅”和他的表演艺术。

采访中，晨报记者发现，慷慨解囊这件事，几乎李九松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提到了，足见“老娘舅”一生
为人的热诚。 这个研讨会，话题虽然从李九松的艺术开始，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人生态度温暖。

评弹名家吴新伯：

上海曲协副主席吴新伯表示，观
众和同仁对“老娘舅”的喜爱是相同
的。他透露，曲协所有活动，李九松都
无条件参加，吃盒饭、演出条件艰苦，
他都从来不说一句，“他是了不起的
艺术家，也是让我们非常怀念的一个
人。”

《老娘舅》导演、制片人屠耀麟：

“我认识他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认为他的艺术人生
可以定义为前半生的累积和后
半生的厚积薄发，他与王汝刚的
艺术搭档也相得益彰，十分难
得，他们的搭档表演是江南滑
稽艺术的翘楚。”
《老娘舅》从 1994 年拍到

2008 年，作为具有海派特色的
电视情景喜剧，如此“长寿”可
以说成就卓著。屠耀麟透露，
最初选角的时候困难重重，
“老娘舅”必须是接地气的，

又要有喜剧色彩的忠厚长者，当时正
好剧组观看了一场李九松与王汝刚
合作的独脚戏，恰好也是扮演一对娘
舅和外甥，他们对这位“老娘舅”十
分满意。但是，一开始面对这个角色，
李九松面色凝重，拍摄两个月后，收
视率和口碑都很好，之后“老娘舅”
突然病了，剧组只能临时换角，结果
收视率立刻下降，好在“老娘舅”很
快康复，也成就了李九松表演艺术生
涯的这段传奇。

滑稽表演艺术家张定国：

“虽然当时“老娘舅”已经非常
走红，但是只要自己的剧团（人民滑
稽剧团）有需要，有演出，他从不推
脱。”张定国说，当时的演出条件艰
苦，去各地演出的车子里没有空调，
大冬天和大夏天难熬，“老娘舅”照
去不误。

上海滑稽剧团团长凌梅芳：

“角色替代名字，是对一个演员
最大的褒奖。”1994 年，凌梅芳也参
与了《老娘舅》的拍摄，扮演“凌老
师”，和李九松有过很多交集。她印
象最深刻的是，李九松的表演总是创

意十足，拍一下脑袋，“梗”就有了，
绝对是一位天才演员。
镜头之外，他功课做足，认真踏

实。传承方面，李九松的贡献也很大，
让青年演员得到很大提升，还向京剧
名家王珮瑜传授过滑稽艺术的秘诀。

姚祺儿、毛猛达、陈国庆：

毛猛达的回忆是，李九松一生不
迟到。
陈国庆说，“他出噱头很松（松

弛）。”这种方式非常适合电视镜头
的“夸张表达”，这也是《老娘舅》脍
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他还曾经问过李
九松一道“难题”———睡觉和吃饭哪
个重要？李九松马上回答：“当然吃
饭重要，睡觉将来（离世）有得睡
了！”
姚祺儿说，自己当年常常去后台

看李九松的戏，虽然都是小角色，但
都非常精彩。原来，李九松最早的绰
号不是“老娘舅”，就是“娘舅”，这
个绰号也是因为和王汝刚合作的
《头头是道》。姚祺儿还介绍，生活里
的李九松同样令他难忘———街坊邻
居有任何事情，他都乐于帮助，遇到
别人有事，马上出钱。

人间老顽童，艺坛不老松。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九松
先生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这是滑稽界一大无可弥补的
损失，回想起来，令人心痛惋惜。为了纪念李九松先生周
年祭，剧团为他召开艺术研讨会，举办《艺坛不老松》演
出专场，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旨在振兴海派
滑稽艺术。

我与李九松先生合作将近四十年，朝暮相处，情胜师
友，他的音容笑貌至今犹在眼前，始终没有忘记，随着时
间流逝，不少相处的细节反而更加清晰。记得九松曾经问
我：“我死了以后，大家会哭吗?”这个问题，我难以回答。
原因在于，他终身从事滑稽艺术，在舞台和荧屏塑造了很
多令人可笑的艺术形象，老娘舅、小三毛等等，这些都是
拨动老百姓笑神经的经典人物， 想到这些， 谁会泪如雨
下？ 但是，生离死别，毕竟是残酷的时刻，谁能笑得出来？
难题一直困惑着我，如今，我自认为找到了答案：就是李
叔同的那句话———悲欣交集。九松还问我：“你知道，我有
多少面部表情吗？ ”这个问题更难回答。

相由心生，九松大智若愚，心明如镜，脸部表情丰富
多彩，绝非喜怒哀乐四个字可以概括，我曾亲眼目睹他的
不少表情，印象深刻。

……
在演艺生涯中，九松用幽默可笑的语言，滑稽突梯的

动作，引得观众笑口常开。 在人生道路上，九松把良好的
形象、美好的行动，传递给关心他、热爱他的观众。

如今，李九松先生已长眠于洞天福地中，斯人已逝，
笑声将永存天地间。

王汝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艺坛不老松
———纪念李九松先生

与李九松搭档近 40 年的王汝刚写下了一段文字，
讲述自己想念“老娘舅”的心情，并独家提供给了《新闻
晨报》，字里行间，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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